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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与大海》序

在 耕 耘 中 收 获 美 好

□ 刘云燕

家 范国盈 作

接 到 老 作 家 戴 砚 田 先 生 的
来 信 ，告 知 我 他 的《我 与 大 海
——戴砚田散文选》已经由河北
教育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，并嘱
我作序。获悉这个消息，我心中
的欣喜与激动，不亚于自己的一
部 新 著 出 版 。 而 对 于 先 生 作 序
之邀，又甚感忐忑。近年来，一
些同辈作家，甚至比我年轻的青
年 作 者 邀 请 作 序 ，我 大 都 婉 拒
了，总担心自己浅陋的文字有负
友人的盛情与期待，何况是要给
一 位 德 高 望 重 的 前 辈 作 家 作
序 。 当 我 把 自 己 的 想 法 通 过 微
信告知戴老师时，微信里传来了
老 先 生 那 熟 悉 而 亲 切 的 语 音 。

他 陈 述 了 此 书 一 定 要 由 我 作 序
的理由，真切，坦诚，炽热，像初
春细雨般滋润着我的心扉，一如
27 年前我们初次见面时，老先生
对 我 这 个 青 涩 的 文 学 青 年 的 厚
爱与鼓励，使我油然忆起我与先
生 从 相 识 到 相 知 的 那 些 温 馨 而
难忘的岁月。

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我还在家
乡读中学。一个美丽的夏夜，我
从收音机里听到一篇配乐散文，
题 为《岁 久 莲 更 香》，那 优 美 的
意 境 ，深 挚 的 情 感 ，动 人 的 旋
律 ，以 及 女 播 音 员 那 声 情 并 茂
的 朗 诵 ，深 深 地 打 动 了 我 。 此
后 ，我 又 在 河 北 省 文 联 主 办 的

《小荷》文学杂志看到了这篇作
品 荣 获 首 届 河 北 省 文 艺 振 兴 奖
的 消 息 ，我 在 新 华 书 店 里 购 买
到 一 本 创 刊 不 久 的《诗 神》杂
志，在著名诗人雁翼先生主编的

《中国当代抒情短诗选》里读到
组诗《露珠集》，在湖南人民出版
社出版的《诗海采珠——1985 年
新诗日历》中读到一首题为《自
勉》的 短 诗 …… 从 此 ，我 心 中 牢
牢 地 记 住 了 一 个 令 我 仰 慕 的 名
字：戴砚田。

1990 年 ，我 在 军 校 学 习 时 ，
在《新闻出版报》的报眼位置，读
到一篇特写《诗人改行》，得知戴
砚 田 先 生 已 经 离 开 他 亲 手 创 办

并任主编的《诗神》杂志，转而去
河北省群艺馆担任副馆长兼《大
众文艺》主编。这年下半年，我
回原部队实习时，得知《大众文
艺》编辑部就在我们部队附近，
便带了几首习作诗稿，不揣冒昧
地前去拜访戴先生。初次见面，
老 诗 人 的 热 诚 、谦 逊 、和 善 、质
朴，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
象。临别时，我请先生题字，他
不假思索，大气、秀美的文字就
从笔端流出：“战士的威武雄壮，
青春的微笑低语，都在你心灵幻
化的诗句之中，为我们祖国文坛
添彩，就是幸福了！”

这 是 我 平 生 第 一 次 近 距 离
接触一位前 辈 作 家 。 先 生 的 教
诲 与 鼓 励 ，在 我 此 后 业 余 文 学
之 旅 的 漫 长 跋 涉 中 所 起 的 励 志
作 用 ，是 不 言 而 喻 的 。 也 是 从
那 时 起 ，我 有 幸 成 为 戴 砚 田 先
生诸多“忘年交”中相知甚深的
一 个 。 与 其 相 识 之 后 ，才 得 知
我 们 这 一 代 人 受 惠 于 他 的 艺 术
滋 养 ，要 追 溯 到 孩 提 时 期 的 20
世 纪 70 年 代 。 那 时 ，让 我 们 着
迷 的 抗 战 题 材 系 列 连 环 画《雁
翎队的故事》，就是根据他组织
创 作 并 任 责 编 的 两 册 同 名 故 事
集编绘的……

戴 砚 田 先 生 是 伴 随 着 新 中
国 的 脚 步 从 河 北 走 向 全 国 的 第

一代有成就的诗人，他与何理、
刘章、浪波、申身被文坛同仁称
为河北“诗坛五老”。戴砚田先
生大半生都在从事“为人作嫁”
工作，并非十分高产的作家，但
他的勤奋与执着，才情与赤诚，
使他捉闲逮余地给世界、给文坛
留 下 了 诸 多 独 具 特 色 的 瑰 丽 诗
篇 与 锦 绣 文 章 。 他 在 诗 歌 创 作
上 的 成 就 并 没 有 遮 掩 其 散 文 艺
术的光彩，其灵动清新、温柔敦
厚的诗笔，为他的散文注入含蓄
蕴藉、意蕴悠长的特色。

戴砚田先生的散文，是心灵
与自然有机契合的艺术佳构，从
中 可 以 感 悟 一 代 爱 国 知 识 分 子
丰富细腻的心路历程，领略新中
国 几 代 建 设 者 纯 洁 的 心 灵 和 高
尚的情操，谛听时代的脉搏和生
活 的 足 音 。 对 多 彩 生 活 的 热 爱
与美好理想的追求，犹如一条红
线，将他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连
缀起来，成为一串熠熠生辉的五
彩宝石。正如他在《戴砚田诗文
选》后记中所说的那样：“我爱山
爱水，爱祖国的一草一木，爱每
一位善良的人，爱和平安宁的生
活。”值此戴砚田先生的散文选
集问世之际，我愿与广大读者一
道，再次走进先生编织的艺术世
界，感悟其“爱的期待”，谛听其

“美的呼唤”！

我 的 童 年 ，曾 在 乡 下 姥 姥 家 住
过一段时间。一个城里孩子初来乍
到 ，看 哪 儿 都 稀 罕 。 每 每 遇 到 大 雪
封门，姥姥要先把门口的积雪扫开，
推开大门，院子就成了我的乐园，可
以堆出一个大雪人来。

雪 人 堆 好 了 ，我 却 冻 得 鼻 头 通
红 。 看 到 姥 姥 坐 在 火 炕 上 ，已 经 把
饭 食 准 备 妥 当 ，我 就 淘 气 地 将 冰 棍
儿般的手摸在姥姥身上。姥姥假装
生气地说：“这疯丫头，快洗手，上炕
去！”农村的火炕是我的最爱，只要
你脱了鞋，“哧溜”一声钻进被子里，
顿时一股暖流袭来。脚慢慢地有了
知觉，脸也发红发烫起来。

每 到 冬 天 ，舅 舅 都 会 准 备 足 足
的煤渣，亲己动手打成煤饼，堆在向
阳 的 窗 户 下 。 到 了 最 寒 冷 的 季 节 ，
这 些 煤 饼 就 填 在 炉 火 里 ，整 个 屋 子
都暖起来。屋子里弥漫着煤烟的气
息，混合着饭菜的香气，当时说不出
那 是 什 么 味 道 。 如 今 想 来 ，该 是 温
暖的人间烟火气息吧。

我 们 的 饭 ，也 是 在 火 炕 上 吃
的 。 炕 上 摆 一 个 小 木 桌 ，大 家 盘 腿
而 坐 。 一 边 吃 着 粗 茶 淡 饭 ，一 边 听
着 窗 棂 外 呼 呼 的 北 风 ，姥 姥 说 ：

“ 明 天 怕 是 还 会 下 雪 呢 。 你 不 能 到
处 乱 跑 了 。”我 假 装 点 头 ，心 早 不
知 道 又 飞 到 了 什 么 地 方 。 姥 姥 家
的 窗 户 没 有 玻 璃 ，是 用 纸 糊 成 的 ，
根 本 不 透 明 。 我 总 是 淘 气 地 想 ，如
果 戳 个 窟 窿 眼 ，就 看 到 外 面 是 什 么
天气了。

吃 罢 饭 ，我 们 还 会 围 着 火 炉 ，
坐 在 火 炕 上 聊 天 。 这 时 节 ，姥 爷 经
常 会 在 昏 黄 的 煤 油 灯 下 看 会 儿 书 ，
再 给 我 们 讲 个 故 事 。 姥 姥 手 上 永
远 有 忙 不 完 的 活 计 ，瘦 小 的 女 人 似
乎 永 远 没 有 停 歇 的 时 刻 。 姥 姥 家
火 炕 的 一 侧 墙 上 ，有 一 个 壁 橱 ，里
面 有 很 多 黑 白 相 片 ，泛 着 黄 渍 。 姥
爷 会 给 我 们 讲 那 些 人 ，以 及 他 们 的
故 事 。 窗 外 寒 风 呼 啸 ，窗 内 温 暖 如
春，我们围着火炉，慢慢地聊，似乎
漫 漫 长 夜 ，可 以 有 大 把 大 把 的 时 光
可以挥霍。

姥 姥 可 不 会 亏 待 我 们 这 些 孩
子，每到晚上，都会小心地将收获的
葵花子拿出一些，放在火炉边上烤，
顺 手 再 放 上 两 个 红 薯 。 不 多 时 ，红
薯的香气就散发出来。我们心急地
上手去拿，总会被烫得嘬牙花子。

偶 遇 节 日 ，姥 爷 和 舅 舅 还 会 打
来几两小酒，就着简单的小菜，开心
地聊上半夜。虽听不太懂大人们聊
的话题，可那种温暖的感觉，那种安
稳 而 妥 帖 的 感 觉 ，总 是 出 现 在 梦 里
面 。 似 乎 任 凭 窗 外 如 何 狂 风 暴 雪 ，
属 于 我 的 ，只 是 这 一 片 温 暖 和 安
宁 。 在 大 人 们 的 低 声 交 谈 中 ，我 早
就迷迷糊糊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在那个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脑，没
有 手 机 的 年 代 ，人 们 在 昏 黄 的 油 灯
下面，烤着火，聊着天。时光过得很
慢，冬夜似乎极为漫长。后来，偶然
读 到 清 代 王 永 彬 所 写 的《围 炉 夜
话》。他说：“寒夜围炉，田家妇子之
乐 也 。 顾 篝 灯 坐 对 ，或 默 默 然 无 一
言，或嘻嘻然言非所宜言，皆无所谓
乐，不将虚此良夜乎？”我就会想起
小 时 候 围 炉 聊 天 的 时 光 ，缓 慢 ，悠
远，宁静，又温暖。

我 从 上 小 学 起 就 喜 欢
通讯报道，大半辈子都在找
新 闻 、追 新 闻 中 度 过 ，在 各
种 报 刊 发 表 稿 件 近 万 篇 。
如今虽说年纪大了，但追新
闻 的 劲 头 仍 有 增 无 减 。 不
少人都说我写稿产量高，问
我有啥秘诀。 其 实 哪 有 什
么 秘 诀 ，几 十 年 来 ，我 心 无
旁 骛 ，一 心 扑 在 写 作 上 ，耐
得 住 寂 寞 和 清 贫 ，从 不 追
名 逐 利 ，更 没 有 把 追 新 闻 、
写 稿 件 当 成 负 担 ，当 作 苦
差 事 ，而 是 当 成 一 种 责 任 、
乐趣。

写 稿 子 就 得 要 吃 苦 耐
劳 ，那 些 年 ，每 逢 发 生 重 大
案 件 ，不 管 白 天 黑 夜 ，还 是
刮风下雨，我总是拿起采访
本就走，和民警弟兄们一起
摸 爬 滚 打 ，无 数 次 亲 历 破
案，无数次参与对犯罪嫌疑
人的审讯，在掌握大量素材
的基础上，我及时准确地将
民 警 们 一 个 个 动 人 的 故 事
写 出 来 传 播 出 去 。 熟 悉 我
的人都说，我满脑子里装的
都 是 稿 子 ，这 话 并 不 过 分 。
平 时 ，我 除 了 做 到 闻 警 而
动 ，随 警 作 战 ，经 常 深 入 一
线采访外，还密切注视社会
治安动态，留心察看基层所
队 报 送 的 各 种 信 息 材 料 。
每当一线民警来机关办事，
只要让我碰上，总是热情地
约他们到自己办公室坐坐，
聊聊基层情况，从说话唠嗑
中发现重要线索，只要有新
闻价值就毫不放过，马上进
行捕捉，很快写出报道。

多年来，我虽说在分局
从事文秘工作，但每天的工
作绝不只是单纯写报道，还
要 完 成 其 他 繁 重 的 任 务 。
因此，我平时写稿的大多数
时间是在晚上，往往一写就
到了深夜，而第二天照常工
作 。 连 我 自 己 也 记 不 清 到
底多少次了，当我躺在床上
或在半夜睡梦中，突然来了
灵 感 ，想 起 一 个 词 ，一 句 应
修改的话，或一个称心的标
题，总是兴奋得立即开灯下
床 提 笔 写 上 。 我 多 年 来 已
养成一个习惯，窗台上经常
放着笔和纸，爱人起初责怪
我半夜撒癔症，到后来也就
习 以 为 常 了 。 节 假 日 对 于
别人可以说是休闲的日子，
而对于我来说，正是写作的
黄 金 时 段 。 翻 开 一 本 本 厚
厚的剪报册，我自己心里最
清 楚 ，大 报 、小 报 刊 登 的 不
少 稿 件 都 是 自 己 在 节 假 日
里 写 的 。 写 稿 甚 至 忘 记 回
家过年吃团圆饭。多年来，
分 局 值 夜 班 的 同 事 们 没 有
人见到我看过电视，玩过扑
克 ，下 过 象 棋 ，而 看 到 的 只
是 我 办 公 室 彻 夜 的 灯 光 。
我 长 年 握 笔 的 手 指 早 已 磨
出了茧子，孩子上了十几年
学 ，我 接 送 的 日 子 屈 指 可
数 。 家 里 的 木 头 阳 台 窗 早

就被雨水浇糟了，有几个窗
户扇都关不上了，爱人几次
提出改换钢窗，可我今年推
明 年 ，明 年 推 后 年 ，竟 几 年
没换成。一天到晚稿追着，
我真的是没那个心思。

我 走 上 基 层 领 导 岗 位
后 ，虽 说 工 作 性 质 变 了 ，尽
管每天忙忙碌碌，但我坚持
忙里偷闲，写作也从未间断
过，这期间还因宣传工作成
绩 突 出 多 次 立 功 受 奖 。 近
年来，年近花甲的我仍一如
既 往 ，依 然 是 手 不 离 笔 ，写
作热情有增无减。深夜，边
看护年逾九旬的老妈，边在
手 机 方 寸 屏 幕 上 写 稿 。 手
指 当 笔 ，屏 幕 做 纸 ，一 直 写
到后半夜，甚至凌晨。通常
是手机放在枕头边，想起一
句睁开眼随时写上一句，积
少 成 多 ，直 至 写 完 ，有 时 写
到 手 机 没 电 了 才 不 得 已 停
下 来 ，然 后 保 存 在 草 稿 箱
里 ，第 二 天 再 用 电 脑 打 出
来 。 我 在 报 上 发 表 的 许 多
稿 件 都 是 深 更 半 夜 躺 在 被
窝里，用手指从手机里划出
来的。

我常想，无论做任何事
情 ，只 要 做 到 心 无 旁 骛 ，就
一 定 会 做 好 。 正 是 因 为 我
从事新闻宣传成绩突出，唐
山市公安局先后给我荣记 6
次公安三等功，这一殊荣在
全市仅我一人。

（作者单位：唐山市公
安局古冶分局）

冬 季 的 乡 村 已 经 有 很 多 年 没 有 遭
遇大雪的“厚爱”了。大雪封门只存在
于 二 十 年 之 前 ，至 少 是 在 我 很 小 的 时
候，或者是在须髯老人对遥远往事的回
忆中。

时常听 说 地 球 上 的 生 物 在 逐 年 减
少 ，这 是 不 争 的 事 实 。 因 为 我 们 周 围
的 动 物 ，在 我 们 并 不 久 远 的 经 历 中 就
已 经 感 受 到 了 消 失 的 过 程 ，比 如 黄 鼬
和“大头狼”。少年的时候还能从大人
们 的 口 中 听 到 它 们 神 秘 的 行 踪 ，但 是
现在已经消失得不知所踪了。还有狐
狸，要想知道它的生活，只能在童话故
事里去寻找。

庄稼像是乡村的衣服，一年四季变
换着不同的颜色。当微风从金色的麦
浪上吹过，当细雨洒落到孕育着果实的
玉米上，这是它们最幸福的时刻，因为
有微风相伴，有细雨光临。一望无际的
田野，时常是寂静无声的，过去尚有农人
锄草、施肥，现在已被科技成果所取代，
过去，人们对土地、对庄稼怀有一种激
情，怀有一种感恩之情，但是，现在的年
轻人已经远离乡村、远离土地、远离庄
稼，他们大多已不懂稼穑、不善农事，对
庄 稼 的 认 知 和 接 触 大 多 是 在 超 市 、饭
店、电影、电视中。

如 果 不 是 在 年 节 下 ，乡 村 总 是 空
荡 荡 的 。 漫 步 在 乡 村 公 路 上 ，很 难 看
到 年 轻 人 的 身 影 ，村 里 只 剩 下 老 人 和

孩 子 。 没 有 年 轻 人 的 乡 村 像 是 没 有
了 雨 水 滋 润 的 树 木 花 草 ，总 是 缺 乏 了
生 机 和 活 力 。 好 在 ，年 节 就 要 到 了 ，
年 轻 人 将 要 回 乡 ，乡 村 将 要 沸 腾 了 ，
将 要 结 束 整 整 一 年 漫 长 的 孤 独 ，但
是 ，好 景 不 长 ，过 年 之 后 ，年 轻 人 又 像
流 水 一 样 流 向 远 方 ，乡 村 又 会 恢 复 到
长长的孤寂中。

袅 袅 升 起 的 炊 烟 像 是 乡 村 伸 向 空
中的手臂，又像是伸向空中的触须，感
知 着 大 自 然 的 脉 搏 ，将 美 丽 的 花 朵 绽
放 在 蔚 蓝 色 的 空 中 ，让 千 里 迢 迢 回 乡
的 人 远 远 地 就 能 感 受 到 家 乡 的 温 暖 ，
就 能 感 受 到 父 母 、亲 人 绵 绵 的 温 馨 。
但是，诗一般的炊烟也将消失，走入历
史 ，成 为 人 们 美 好 的 回 忆 。 和 炊 烟 一

起 消 失 的 ，还 有 很 多 ，比 如 村 内 的 坑
塘 、村 边 的 打 麦 场 、村 南 的 果 园 、村 北
的小树林以及每当过年时村里上演的

“哈哈腔”。
其实，细细想来，有些事物的消失

是历史的必然，不必伤感。比如没有了
炊烟，环境会更加洁净，空气会更加清
新，身体会更加健康，在节日的空气中，
飘荡着的不再有呛人的烟味儿，而是饭
菜的香味儿和绵长的酒香。我相信，在
不久的将来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乡村将
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到那
时，乡村将不再孤独，不再寂寞，而是到
处充满欢乐，充满生机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皮县公安局）

谁 能 把 一 个 打 字 员 与 冰 心 散 文 奖
获得者联系起来？可韩冬红把它联系
起来了！2019 年 1 月 15 日，河北省公安
文联作家专业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理事
会在三河召开，在下午的恳谈会上，冬
红被点名谈获得第八届冰心散文奖（单
篇）的创作体会。冬红洋洋洒洒讲了一
小时零七分钟。她讲自己如何与散文
结缘，如何在大家的帮助下“按葫芦画
瓢”，却不得要领，怕丢丑的她从此不厌
其烦地把时间放在反复修改稿子上，从
散文爱好者，成为冰心散文奖获得者。
冬红用词信手拈来，侃侃而谈，语气娓
娓动听，真让我不敢相信她是当初打字

的韩冬红？！
在我印象中，冬红是稚嫩、活泼、伶

俐又任性坚毅的女孩。30 年前——1989
年，当时我在邯郸市局政治部从事公文
写作，恰好冬红从外单位调入打字室当
打字员，我撰写的简报和给局长、主任
写的讲话稿等，几乎都是她用铅字打字
机打出来的。那时候我写的字潦草了，
她 找 我 问 ：“ 刘 哥 ，这 个 字 读 什 么 呀？”

“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”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这点在东红

身上尤为突出。14 日下午，我开车接冬
红从北京西客站向三河的路途中，感觉
现在的她很健谈。一路上她不停地讲
她爱上写作开始创作的故事，讲她 93 岁
老母亲诙谐的语言和善良感人的故事，

足见她当年的执着，已经积累为她今日
的健谈。

在她谈话中，一位善良的老母亲形
象，站在了我面前，我一下子找到了冬
红善良的源头。就在前年作家协会理
事会上冬红加了我的微信。去年，我病
重期间为了散心去了永年老城钓鱼，在
别人一直钓不上鱼的时候我钓上了一
条大鱼，欣喜若狂，发了朋友圈。冬红
看到了我发的微信后专门给我打了电
话说：“刘哥，那鱼不能钓的，那里有很
多是放生的鱼，把鱼放回去吧。”我听了
冬红的话。

在我印象中，冬红是那种对谁都不
卑不亢的人。不管我当了科长，担任政
委，还是后来升为局长，她始终对我不

改称呼，一见面就是“刘哥”。借用冬红
的话，“刘哥，您还记得不？我女儿上幼
儿 园 时 ，当 初 还 是 找 您 和 嫂 子 帮 的 忙
呢。”我说早不记得了。冬红说：“我可
记一辈子呢！”为此，我又体会到冬红是
一位懂得感恩的人。

一个学者或者作家，不仅要有写作
创作的技巧和本领，更主要的还要有爱
国的情怀、有一颗善良的心、有一个良
好的德行和品行。我看冬红都具备了，
她也做到了。

为此，我衷心祝福冬红在文学路上
越走越远，写出讴歌祖国、讴歌警察的
优秀作品。

（作者单位：邯郸市收教所）

围炉夜话
的时光

乡村的年景
□ 戴振福

□ 刘朝彬


